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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是一种充溢着现代意味的价值

观念。

荒诞感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

长。古希腊西西弗斯神话，就表现了人们

对人生的荒诞性的感受。法国文学史上的

第一部小说《巨人传》，也充满了荒诞的

色彩。



尔的作品，也相当广泛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荒诞性。

但在这个时候，荒诞感在西方文学中还没有发展成熟为

荒诞观念，也就是说，荒诞感还没有上升为一种具有哲学意

味的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尽管这些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生活

中某些事物不协调，不合理的荒诞色彩，但他们对世界秩序

的先验性，对生命的目的性，对终极价值的绝对性，对真理

的永恒性等等，还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怀疑。

尼采既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

转折点。他向世界宣称“上帝死了”，这一观念从根本上动

摇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

类自身，发现了过去的观念具有极大的虚幻性。上帝死了，

由上帝规定的一切，都必须予以重新认识。怀疑的思维方式

一旦确立，一切神圣的事物都无法逃脱被摧毁的命运，包括

人类自身的崇高性。尼采为荒诞感上升到荒诞观念铺平了道

路。荒诞，从这时候起，开始由一种局部性的感性体验转化

为一种全局性的哲学意识。

荒诞是一种理性观念，它以残忍的勇气，揭示了世界的

真相，人性的真相。在这种理性观念的洞照之下，世界的景

象是非理性的，人性的本体也是非理性的。认识到世界和人

性存在的非理性，这并不是对世界和人性的蓄意贬低，而只

不过是对一种存在状态客观的真实的描述。尽管这种描述会

带来失望感，带来对崇高性神圣性和完美性的幻灭，但它毕

竟是在正视真相。因此，荒诞观念是一种理性意识，是对于

非理性的世界景象的理性观照。在打破人类自我幻觉方面，

荒诞观念是极为残忍的，它没有为人类的幻觉留下哪怕是一

点可怜的空间。相反，那种把秩序先验化、生命目的化、终

极价值绝对化、真理永恒化的观念，是经不起理性审视的，



性化的观

是从情感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一厢情愿。这种一厢情愿除了

情感上的可理解性，既无力面对现实，也不能说明情感需要

以外的更多东西。简言之，那种把世界和人自身

念，是非理性的；而那种直面世界和人自身非理性本质的观

念，则是理性的。

在此，人们突入了荒诞观念的核心，即无意义性和非目

的性。

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他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悖论，就是人

先天的、本能的对形而上意义的需要，但形而上意义却并不

真实存在。人是一切生物中惟一需要意义的生物，他在本能

的生存之外，还需要一种更高的、超越本能需求的意义，并

将其作为生命的依据。为了逃脱这种先天的悖论带来的生命

悲剧，人们创造了上帝，乌托邦等等，并把自己的创造物当

作了自己的生命依据。上帝是虚构的，但人对上帝的需要是

真实的。上帝以及上帝的替代物，如乌托邦、真主、佛、黄

金世界、天国等等，其存在的理由实际上要从人类自身去寻

找。上帝和乌托邦的秘密在人的心灵深处，起源于人的精神

渴望。这种渴望既是人们对生命无限性的向往和生命有限性

的反抗，也是对价值无限性的向往和价值有限性的反抗。

上帝和乌托邦给了人生一种意义的依据。人不是偶然来

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由一种必然的神秘之手操纵的；世界

的秩序不是混乱的，而是由一种先天的力量安排的；人生下

来，就有既定的目标，这就是跟随上帝走向天国；人并不孤

独，上帝永远和他在一起；人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只能

按照上帝规定的方式生活；生命是无限的，上帝就是通向无

限的必由之路。在一种有上帝（乌托邦）存在的精神结构

中，人是不会产生荒诞感的。生命的目的性和灵魂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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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快地下坠，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死亡

不是问题，终极目标不是问题，行动也有了形而上的依据。

即使现实中有不合理不协调的事情存在，那也是上帝的叛徒

恶意地制造的，是能够通过上帝的力量克服的，因而暂时

的、偶然的，而绝不是世界的本质。

当上帝和乌托邦的存在受到了挑战，人们在自身的精神

结构中，抹去了这样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他们认识世界认识

自身的眼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震撼性的，

哲学性的，使人类观念的根本受到了动摇以至摧毁。

首先，人对自身的认识改变了。在中世纪，人是上帝的

附庸，人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存在物，他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决

定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取代上帝处于了价值核心的

地位。人是一件“伟大的作品”，这件“作品”是上帝在人

间的投影，理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这种关于人的观念在

世纪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旦没有了上帝，人的有限性，

非目的性和非理性就强烈地凸现出来。人不过是偶然地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他的存在没有任何先验的依据，也没有任何

先验的目标。他在本质上是孤独的，并没有一种真实的纽带

把他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从一诞生开始，就朝着一个单一

的方向

在瞬间的生存后面，是漫无边际的寂灭，是一片浩渺的空空

荡荡，没有任何东西在肉体的死亡后面等待。上帝死了，灵

魂不死的幻觉破灭了。卡夫卡曾在写给他的女友的信中说：

土地上的命运呢？”

“为什么要忍受从某块天空被扔到这片黑暗的、荆棘丛生的

这是对生存意义的怀疑，对生存价值

的否定。在这样一种新的关于人的观念中，人的超越性丧失

鲍威尔的信》。①卡夫卡：《致菲莉斯



题的问题现

了，无目的无方向的生存本身，成为了生存的惟一目的和方

向。但是，在哲学上，生存不能够成为生存价值的自我证

明。在生存的形而上价值被摧毁以后，生存的荒诞性，就强

烈地凸现出来。加缪是这样来描述的这种荒诞性的：“起床、

五、六，依照同样的节奏重复下去。一旦某一天

乘电梯、工作四小时、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

为什么’

这种“意识的运动”，

的问题被提出来，一切就从这带点惊奇味道的厌倦开始了。

‘开始’是至关重要的。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之

后，但它同时启发了意识的运动。”

就是种目的论的反思。不幸的是，这种反思不会有任何最

后的结果，徒然地增加了人的精神痛苦。因此，荒诞感是一

种“智慧的痛苦”，那些愚昧的人，那些对人生没有形而上

的思索和追求的人，是不会产生荒诞感的。

其次，生命的终极价值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受到了质

疑，人生的终极意义被一只无形的巨掌抹平了。在一种有上

帝和乌托邦存在的精神结构中，人们的行动通过想象与终极

的目的联系在一起，意义问题即生命的依据问题是不言自明

的。而一旦上帝和乌托邦被理性主义的逻辑摧毁，人们的精

神结构中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原来不是

在被强烈地提了出来：人的生命活动，除了一种本能的需

求，还有什么更高的意义？当彼岸性追求被认识到具有价值

虚幻性，生命的意义就失去了开放性和超越性，而被拘禁在

一个十分有限的狭小空间之中。诚然，这种意义的狭隘性是

生命的真相，认识到这种真相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产生

了意义的焦虑。对象世界的彼岸性消失了，世俗的过程性就

页。年版，第①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三联书店



值，如上帝、乌托邦、黄金世界、真理，

是终极意义。这样一种关于意义的理性审视，把人们置于了

万劫不复的精神绝地。那些原来被认为具有绝对性的东西，

现在被认识到只不过是一些相对的，人为地设定的价值，并

不具有任何不可证伪的真实性。当人们在追求一种绝对价

他们实际上是在追

世纪世界文

求一个虚幻的存在。认识到这一点，一切努力、奉献以至牺

牲，其意义全部都落了空。寻找精神家园是

学的一大主题，但这种执着的努力本身就具有荒诞性。因

为，从本质上来说，精神家园只是人类的一种渴望，一种对

并不存在的虚幻价值的渴望。除非人们重新坠入蒙昧，坠入

自欺欺人的价值虚设，否则，一切寻找精神家园的努力，都

将被证明是具有荒诞意味的徒劳无益。一旦终极目的在人们

的价值视野中被取消，生命的无意义性和荒诞性就强烈地凸

现出来。荒诞观念有相当丰富的内涵，而其核心概念，则是

意义的空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尤涅斯库说：“荒诞指

缺乏意义⋯⋯人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先验的根基隔

用。”

绝了，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无意义、荒诞、无

在这种观念中，人生的形而上意义遭到了质疑，这

无疑是真实而残酷的。那种诗意化的虚设尽管能给人生一种

目标感和意义感，却仍然是一种幻觉。

荒诞观念是一种理性的眼光，它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即

世界和人性的非理性本质，人生的形而上意义的虚幻性，生

命的偶然性和非目的性，以及历史的循环性。这对人类的自

信也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这是事情的真相。

页。①转引自朱虹：《荒诞派戏剧述评》第



世纪哲学的特征，认识论

荒诞文学是荒诞观念的形象化表述。荒诞文学的作者就

是其理论家，其理论家就是作者。从先知先觉者卡夫卡开

始，经历了萨特和加缪，直到贝克特和尤涅斯库，以至美国

的海勒、冯内古特和品钦，他们都兼有作家和理论家的双重

身份。因此，荒诞文学是一种具有明确理论内涵的文学，充

满了哲学意味。这种哲学具有

哲学的基本话题，如精神与物质，第一性第二性等，完全不

在其视野之内。这种哲学关心的是人及其生存状况。

卡夫卡是第一个将荒诞观念从局部上升到整体，从一种

社会批判意识上升到生命的彻悟意识的人。他的主要作品如

“根本没有向前走”，“只是

变形记》、《地洞》、《城堡》、《审判》等，其中所表现的基

本观念，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和控诉。批判和控诉所持有的

特定立场，或者说其出发点，就意味着对公正和真理的执

着，这是批判的依据。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彻底的冷漠、

恐惧、绝望和无意义。正如他在一封信中说道：“人们在这

条路上会越走越高兴，直到光线明亮的一瞬间才发现，根本

没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宫里来回乱跑，只是比平

时更加激动，更加迷乱而已。”

在自己的迷宫里来回乱跑”，这既是他的历史观，也是他的

人生观。因此，一切努力都成为多余，都是徒劳无益，都没

有意义。卡夫卡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给予世界一种新的哲学

性理解，陌生、孤独、徒劳和恐惧不再只是这个世界不够美

页。①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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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戈

好的一面，而是这个世界的不可剥离的本体。

萨特和加缪对荒诞的表达有了完整的理论形态。萨特是

存在主义的理论大师，他的基本思想之一“存在先于本质”，

表达的是在这个没有上帝因而没有先验目的和先验规范的世

界上，人的本质的不确定性。“他人即是地狱”也是其基本

思想之一，这是对人性的一种绝望的理解，每个人都处于孤

独冷酷的荒诞处境之中，世界给人的基本感受，就是“恶

心”。这种“恶心”既是人对世界的感受，也是人对自身存

在的感受。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则是表达荒诞观念的一

部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它突出了荒诞观念的核心：没有意

义。西西弗斯的劳役无限地周而复始，这种无意义的劳役，

正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剧作家贝克特和尤涅斯库进一步拓展了荒诞文学。贝克

特写了大量作品来表达荒诞观念，最重要的，就是

多》。这部剧没有情节，没有悬念，没有传统话剧的一系列

基本因素。两个主人公处于痛苦和无聊的状态，进行着冗长

而意义模糊的对话。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等待一个叫戈多

的人的出现。戈多在他们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却没有出现，但

“明天会来”。这部剧深刻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在痛

苦和无聊中怀有执着的希望，可希望永远不会到来却又永远

是“明天会来”。人类的处境如此荒诞，生存没有意义，也

没有救赎的希望。更加深刻的是，剧本表现了绝望的处境并

不能使人绝望，人们对并不存在的希望永远抱着执着的不可

理喻的希望。尤涅斯库的一系列剧本充满了对人类的嘲笑，

《秃头歌女》、《椅子》和《犀牛》等作品，把人的生存状态

的荒诞性推向了极致。荒诞派戏剧对荒诞文学的一个重要深

化是对艺术形式彻底的荒诞化，在萨特和加缪笔下那种合乎



逻辑的叙述，也被彻底地放弃了。

上述荒诞派作家的作品包含着一些基本的观念，如冷

漠、孤独、恐惧、徒劳、恶心、厌倦和绝望等等，其中有一

个核心，那就是意义的缺席。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乌托邦

的世界上，人生的形而上意义被从根基上取消了。人的生存

没有必然性，神圣性和无限性，而偶然性、琐屑性和有限性

则是生存的真相。当人的行为失去了形而上的依据，其价值

视野就大大地收缩了，降低了。生存降低为活着。活着，卑

琐地活着，成为了惟一的依据。荒诞文学残酷地揭示了人类

生存的真相，沉重地打击了人类的自尊，摧毁了人类在过去

几千年中历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大厦。

荒诞文学在美国的展开与欧洲有着明显的差异。美国作

家笔下的荒诞，其核心观念不是意义的缺席，而是统治着人

们生活的那种力量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性并不是一种个

别的具体的不合理性，而是一种总体的抽象的东西。这种力

量专横而残暴，不容讨论，无可逃脱，而且以绝对合理的面

貌出现。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冯内古特的《顶呱呱

的早餐》等，都以荒诞的形式，深刻地表达了这种状况。萨

特强调的是，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没有先天的规定

性，他通过自由选择来确定自己的本质；而海勒等却表现了

人的自由选择的不可能性，堵塞了任何希望的通道，使荒诞

成为了更具有绝对意义的观念。

应该指出，荒诞文学的作者，特别是欧洲的作者，是用

一种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人性的。在这种眼光的观照

下，存在的形而上意义被摧毁了，一切形而上的价值，从上

帝乌托邦到各种定义真理，都是人为的虚设。如果说他们有

什么偏颇，那就是他们的眼光过于哲学化了。他们的深刻之



荒诞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在

处正是他们的偏颇之处。从哲学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类，的确

是令人悲观绝望的，的确是处于没有终极的意义真空。但如

果用一种非哲学化的世俗的眼光看世界，世界还是充满着生

机活力，充满着希望的。人类从来没有像

意义的缺席，感到绝望，却也从来没有像

技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当

形而上的意义被证明是一种幻觉之后，意义并没有彻底中

止，生存的意义仍在顽强地表现自身。精神家园永远地丧失

了，但人还得活下去，并把这种活当作活下去的依据。这种

生存的冲动拒绝虚无主义，拒绝悲观绝望，以自身生生不息

的活力，在形而下的层面，建构着人类意义的基石。

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文

学中，是极为罕见以至绝无仅有的。也许，只有鲁迅是惟一

的例外。

中国新文学在它诞生之初，就奠定了一种基本的价值取

向，这就是对政治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达到了这样的程

度，以至一部作品的价值，要由其政治意义来决定。中国新

文学的这样一种特点，使其将关注的视野集中于非常现实的

具有当下政治意义的问题上，而对一些纯粹形而上的话题，

没有太多的兴趣。对中国文学而言，所有的形而上的话题，

都是受制于形而下的现实的。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学在接受外

国文学的时候，具有非常强的为我所用的选择性。风靡一时

世纪一样感到

世纪一样，科



年代才形成了

的是讨论妇女解放问题的《玩偶之家》等，是以革命为话题

的俄苏文学。

在 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的紧迫性，

使作家们根本不可能回避眼前的现实问题，而进入一种对人

类和世界的抽象思考。中国社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种

抽象地认识世界，哲学性地观察人生的氛围。在茅盾、巴金

和老舍等许多大家笔下，都看不到这种哲学思考的痕迹。包

括鲁迅，他一生也总是站在现实斗争的最前线，他思考的问

题，虽然具有超越当下性的历史意味，但这种超越性几乎总

是与当下斗争的紧迫性联系在一起的。惟有在《野草》中，

作为一个特例，才表现了他对世界人生的纯粹的形而上思

索。这个阶段的中国文学缺少哲学，鲁迅是一个特例，而

《野草》，则是特例中特例。荒诞文学到了

世界性的影响，卡夫卡也是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世人才认识

到他的独特价值。但是，那些最为敏锐的心灵对荒诞感的体

验，则可能不必受欧美那些文学大师启示而独立存在。我注

意到，早在荒诞文学形成世界性影响之前，鲁迅就凭着自身

的心灵敏锐性，在《野草》中的一些篇目如《过客》中，表

达了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极

为相似的思想。

年代当荒诞文学在西方蔚为大观，还没来得及传入

中国，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一元化格

局已成定局。这种格局把文学局限在一条非常狭窄的思维轨

道上，一切与正统思想相抵悟的观念，一切与正统形式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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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劳和绝望为内

年的岁月中，西

背的形式，都在绝对禁止之列。在这个历史时期，不但荒诞

文学，所有的西方现代派的流派和艺术方法，都不能获得合

法的身份。不但思想上的防范是极其严厉的，艺术形式的防

范也是极其严厉的。艺术形式的禁锢本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的

禁锢，因为任何特定的艺术形式，它本身就是特定思想的艺

术载体，具有思想观念的意味。形式的接受就是观念的接

受，而形式的防范，就是观念的防范。不可能想象用意识流

来歌颂英雄，也不可想象用荒诞的形式来描绘乌托邦的神

话。在这个历史时期，乌托邦的想象是整个社会全部思想结

构的基础，任何对这种想象有伤害的东西，哪怕是一点轻微

的伤害，也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这

是一条文艺思想的高压线，任何人想触动它，其下场将是身

败名裂，以至家破人亡。因此，在长达

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不见影踪，更不用说以质疑乌托

邦想象为出发点的荒诞文学了。难道我们可以想象，在以神

圣性和崇高感为基本精神特征，以英雄主义为文艺创作的基

本要求的社会条件下，那种以冷漠、恐

容的文学，会有其生存空间吗？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容忍荒

诞感的存在，那种神圣感和崇高感还能够维持其不可动摇的

神圣性和崇高性吗？

这种文学上的绝对专制的局面在维持了数十年后，终于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了转机。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西

方现代派文学在中国文坛大规模登陆，引起了相当多的作家的

关注。尽管有不少在现实主义的思维轨道上运行了多年的作

家感到难以接受，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

荒诞文学是最早集体性觉醒的文学形式。因为有了“文

化大革命”，有了几十年的左的路线对人的损害和扭曲，人



从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审美意识正

们看到了历史的正剧原来不过是一场闹剧，那些神圣的事物

原来只是一种泡影。荒诞感的产生就有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基

础。尽管现实主义的控诉和批判仍是当时的文学主潮，但荒

诞文学却也悄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

最开始出现的是宗璞在 年发表的小说《蜗居》。小

说描绘的是一种荒诞的情境。主人公“我”在“人间”看到

一些戴着假面的人在念经，还有人为逃避血统的清查惊恐万

状，背上背着蜗牛壳，四下奔逃。另外一些人因告发有功升

上天堂，用甜美的声音唱着效忠的赞歌，在歌声中争抢座

位。还有些人不愿屈服而坠入“地狱”，在地狱里将头颅高

举手中，让头颅发出光亮，照亮黑暗的地狱。这篇小说采用

了西方荒诞文学的艺术形式，但表现的却是中国的真实。它

的批判指向是明确的，是对“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现实的

批判。这篇小说作为荒诞文学在中国的启动之作，艺术上还

比较生涩。小说喻示着，西方现代派的荒诞文学形式，也是

可能拿来为我所用的。小说的这种观念解放意义远大于其批

判意义和艺术意义。

其后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的现实成了一种常规。宗

璞又写了《我是谁？》、《泥沼中的头颅》，谌容的《减去十

岁》，吴若增的《脸皮招领启事》，等等。这些小说用荒诞的

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中国的现实。如《我是谁？》，

从内容上说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属于“伤痕文学”，

但形式却是荒诞的，用荒诞的形式去表现那个荒诞的时代。

作者说：“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

却求神似。”

期。年第①宗璞：《给克强、振刚同志的信》，《钟山》



若寒

在觉醒，这种觉醒在艺术观念上向现实主义发出了挑战。现

实主义的绝对权威地位被动摇了，它不再是惟一正确的文学

方式，其他文学方式的合法性也应该得到承认。这种艺术形

式的解放也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到此时“小荷才露

尖尖角”，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荒诞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初步尝试，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

响。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品虽然采用了荒诞的形式，但

却没有带来新的观念，它们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伤痕文

学”和“反思文学”罢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是刘索拉

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你别无选择》这个中篇。刘索

拉借鉴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营造了荒诞的氛围，却又鲜明

地指认中国的现实。小说以叛逆的姿态带来了精神上的新鲜

气息，是荒诞文学在新时期的第一部代表性作品，也为现代

派文学向中国文坛中心地带突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此之后，荒诞文学的创作风起云涌，成为中国当代文

坛一道亮丽景观。紧接着《你别无选择》，刘索拉写了《蓝

天绿海》，又写了《寻找歌王》，一样是荒诞的氛围，一样是

寻找自我的执着，可孤独更甚，迷茫和悲凉更甚。韩少功写

了《火宅》，说的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语言管理局的故事。

管理局的成立有一个无可争辩的合理起点，即净化城市语

言。语言警察们身着制服，以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履行自

己的职责。他们拿着电子定向声波遥测仪，可以遥测三百米

以内的一切悄声碎语，还有能将双唇胶合的“禁语膏”，使

人不能发声的“ 喷剂”，使一切语言不干净的人



年代中期

秘

蝉。语言管理局由于其重要性发展为语言管理总局，下设商

业语言卫生区等十几个卫生区，而官僚机构也无限膨胀，主

席台逐步占据了会堂的大部分空间，台下的群众只有

书一人。最后总局毁于一场大火，从局长和他的同事们再没

有东西可拿、可扶、可坐，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感觉。小说以

荒诞的形式揭示着中国式的荒诞：一种似乎是良好的无懈可

击的动机，其现实展开也可能变成一种扼杀人性的、专制残

暴的东西。这不是一种抽象的荒诞，而有着其明确的现实针

对性。韩少功后来又写了《会心一笑》、《鞋癖》和《红苹果

例外》等荒诞小说，成为荒诞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

王蒙也是荒诞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他在

在这里，话题的荒诞性和无谓性更加凸现了人们

又一次开始创作方式的转向，基本放弃坚持了数年的意识流

小说，投入荒诞文学。他写了《冬天的话题》、《九星灿烂闹

桃花》、《一嚏千娇》、《莫须有事件》以及《坚硬的稀粥》等

小说，笔下的荒诞皆是中国式的现实的荒诞，充溢着调侃滑

稽的讽喻意味。《冬天的话题》以子虚乌有的“沐浴学”为

话题，以“沐浴学”权威朱慎独与留学归国青年学者赵小强

关于“早沐浴”与“晚沐浴”之争为线索，描写了一场牵扯

到全市各类人物的重大争论。论题是荒诞的，但争论中的人

情百态却是真实的。小说“触及的是渗入到国民意识与心理

中的社会积弊⋯⋯它所揭示的流言癖、关系狂、捕风捉影

病、可怕的思维习惯、偏执的逻辑推理，正是社会心态史的

一页。”

意识中的那些积弊。《坚硬的稀粥》写的是一个家庭在膳食

改革中发生的矛盾。小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

年。页，长江文艺出版社：《拆碎王蒙》版第① 王



小说写丑女

。

却曾引起了一场是否关涉影射的政治性争论，成为王蒙荒诞

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王蒙在创作上总是能随着时代前进，

并处于当代思想的前沿。能在创作上有如此活力的作家是十

分罕见的。但他的创作总给人一种内力不够的感觉，不论是

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或是后来的一系列长篇，都很难说是

分量沉重的作品。王蒙总是能够领时代之风骚，机智有余而

沉稳不足，有时甚至给人一种下笔过滥的感觉，如前面提及

的《九星灿烂闹桃花》等，机智已经流入插科打

较为有代表性的荒诞小说家还有陈村。陈村写了《美女

岛》、《他们》和《象》这几个中篇，其中《美女岛》最具荒诞意味。

偶然在太平洋中一个岛上的水潭中游泳，

竟改头换面出落为一绝色佳人。她回到打谷场市，全城轰

动，全市女性被送往美女岛，皆成为标准美女。打谷场市因

此举世闻名。但这种千人一面的标准美女很快就引起了男人

们的厌倦，纷纷离家出走，迫使女人们放弃标准美女形象。

这篇小说以荒诞的故事，表现了一个多元化世界的合理性，

而标准化的世界，哪怕是最佳的标准，也是令人恐惧的。联

想到我们曾有过的历史经历，美女岛的寓言在观念上是非常

中国化的，也是非常现实的，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隐喻。

另外还有徐晓鹤等人也为荒诞小说增添了色彩和声势。

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达哥》，刘铁的《过客》，黄

灿的《老鼠》，李蔚的《结构》，杰丁的《寻找阿孔》，陈染的

《世纪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荒诞文学的创作。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川剧《潘金莲》

除了小说，荒诞剧也是荒诞文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如话剧《魔方》、

卡列尼娜、贾宝玉、

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明伦的《潘金莲》。作者以荒诞的

手法改造传统艺术，聚武则天、安娜



年代中期一直到世纪之末的十多年

七品芝麻官、当代小说人物吕莎、现代阿飞等于一台，打破

了时空生死之界限，并将昆剧、越剧、交谊舞、迪斯科掺揉

进去。形式荒诞，内容却完全是中国化的，也是现实性的。

作者以时空的差异性来传达观念冲突的激烈性，表现的是突

破封建观念的现实课题。

年代风靡一时的进入 年代，荒诞文学失去了其在

声在

集团进军势头，但仍不时有一些较重要的作品出现。如梁晓

年发表的《浮城》，小说描写中国沿海一座大城市

上。这一突发事件使城市

在地震之后突然与大陆断裂，随后成为一座浮城飘在太平洋

万居民的既定生活秩序全部陷

人混乱，分裂成众多派别，展开混战，浮城最后消失于太平

洋之中。小说用荒诞的故事提出了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民众

在重大的灾难面前为什么仍四分五裂？我们文明的凝聚力是

不是有万众一心的力量？这也完全是中国化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为中国的荒诞文学找到一个代表人物，则非

残雪莫属。残雪在从

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荒诞文学的创作，发表了近百篇作

品。在众多的荒诞文学作者中，她几乎是惟一的不以指认中

国为出发点的作家。也许，只有残雪才形成了自己叙述风格

和叙述方式，甚至自己独特的思想，虽然这些思想的内涵和

意义仍需进一步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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